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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方荣烈士的墓碑相隔不远，就是
徐顺修烈士的墓。

“叔，我们是你的侄子，来看你了。”见
到叔叔的墓碑后，徐顺修烈士的二侄子徐
银朝和四侄子徐铁朝立刻说出自己的身
份，生怕叔叔不认识他俩。

在徐顺修参军时，徐银朝和徐铁朝还
没出生。虽然二人从没见过叔叔，但血浓
于水的亲情溢于言表。

除了一些祭奠用的食物外，徐铁朝掏
出的祭品中，还有五个黄澄澄的油旋，这
是他临行前特意去买的。“我姑姑还记得
你生前爱吃油旋，这是家乡最正宗的，你
尝尝吧。”徐铁朝哭着说。

徐银朝也带来了家乡的黄土，将土撒
在墓碑的四周后也挖了一些墓碑旁的黑
土准备带回家。

凝视着墓碑，徐铁朝将家里的情况娓
娓道来。当讲到奶奶临终前还惦记着生
死未卜的叔叔时，他哽咽了，许久没有说
出话来。

在家里所有的孩子中，徐铁朝的奶奶
生前对他最好，他这次来祭奠叔叔也是为
了却奶奶的遗愿。“叔，跟俺俩回去吧，走
不动俺俩背着你。”徐银朝和徐铁朝同时
跪倒在墓碑前，流着眼泪，庄重地给叔叔
磕了三个头。

看到墓碑上散落着一些杂草，徐铁朝
伸出胳膊直接用衣袖将墓碑的表面擦拭
干净。接着，他点燃一根烟放在墓碑上，
蹲在地上对着墓碑说：“叔，不知道你抽不
抽烟，给你点一根吧，咱叔侄俩说说话。”

在每一位烈士的家属祭奠完毕后，西
工区农村信用联社的工作人员都献上花
圈和从洛阳带来的杜康酒，告慰洛阳籍烈
士的英魂。

我们准备离开陵园之际，雨逐渐停
了，来自鸭绿江边的风吹动山坡上一棵棵
高大挺拔的落叶松沙沙作响。烈士亲属
们一步一回头地走出陵园，引领着烈士的
英灵，回家。

（感谢西工区农村信用联社对本次活
动的大力支持）

添一抔家乡的土，献一束家乡的菊，捧一把碑前的泥，他们含泪呼唤——

亲人啊，跟着我们回家吧！
□《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报
道组发自丹东

10 月 27日，丹东，大暴雨。
雨水打落满街金黄的银杏树叶，
一路铺至位于丹东市区北侧的丹
东市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陵园内，无数雨滴穿过落叶
松凋零的枝叶，声声敲打着大理
石地面和花岗岩墓碑，如同眼泪。

这泪是母亲临终前念着儿
子乳名时眼角滚落的泪，这泪
是儿子牺牲前南望故土时的滚
滚泪泉。

这一刻，这泪更是60年后
亲人“重逢”的喜悦和伤感。

亲人，我来了，我来接你
回家！

27日14时许，李跃卿捧着一束野菊花
出现在雨中，他的四哥李汉卿拿着一个小
红布包紧随其后，二人向位于陵区一区一
排37号、他们的大哥李方荣烈士的墓缓步
走去。

这束菊花是他们从2000余公里外的家
乡洛阳带来的，采自宜阳县柳泉镇方沟村已
经荒废的老屋前，李方荣在那里出生、长大，
直至参军。

一路上，为了使这束菊花不衰败，兄弟
俩拿了一个小桶放在靠车窗的脚边，灌上

水，将花插在水桶里。车内空间并不大，兄
弟俩每次起身都小心翼翼，生怕碰落哪怕一
片花瓣。

红布包里装着一抔土，也是从老屋的窑
洞前挖的。小时候，李方荣或许还用这抔土
捏过泥人呢。李汉卿将红布包装到包裹的
最里面，生怕弄洒一点点。

“大哥，我还记得你1951年参军那天，5
岁半的我站在你面前抬头看你，看到你挂着
泪水的鼻尖，你还记得我不？”一边走，李汉
卿一边喃喃细语。

尽管赴东北前已备足了祭奠用的物品，
但兄弟俩还是冒着大雨去买了鲜花和烧
鸡。大概只有这样，他们的心里才会更踏实
一些。

徐顺修烈士的二侄子徐银朝和四侄
子徐铁朝也买了鲜花和烧鸡，紧随着走向
墓地。

陵园中，阵阵秋雨，如泣如诉。
徐顺修烈士和李方荣烈士的墓碑无

声矗立着，仿佛和园内其他685名抗美援
朝烈士一起，静静等着亲人的到来。

远远看到李方荣烈士的墓碑，李汉卿和
李跃卿扔掉了手中的雨伞，奔到墓前。

然而，看到墓碑上的字时，二人迟疑了。
花岗岩制成的卧式墓碑上，中部写着“李

方荣烈士”五个大字，右侧标明“警七团”（所
在部队的番号），右下角则写着“河南省宣河
县”几个字。

大哥分明是宜阳县人啊，怎么变成宣河
县的了？在印象中，河南省并没有叫这个名

字的县。墓里的这个人是自己的哥哥吗？李
汉卿兄弟俩有些迟疑了。

“当年，许多烈士牺牲前已是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很难说清自己的姓名和籍贯，这些
多是医护人员通过辨别口型记录下来的。而
且，原始碑文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而风化，字
迹模糊不清，很难辨别，移墓时只能大概判断
碑文的内容。”站在我们身后的丹东市元宝区
民政局优抚科科长邵继振看过墓碑后给出了

这样的解释。
我们马上核对民政部门记录的李方荣烈

士的信息，其中籍贯一栏写着：洛阳市益阳县
柳泉公社于村大队方沟村。登记的部队番号
也是“警七团”。这些信息和墓碑的记录基本
吻合。

“我们也记得，大哥的小名叫李富卿，但
上学和参军时用的是大名李方荣。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大哥！”李汉卿肯定地说。

确认了大哥的墓碑后，李汉卿和李跃卿
二人同时蹲下身去。

“哥，这么多年了兄弟一直没有你的音
信，现在终于找到你了，跟俺们回去吧。”面
对着迟到了60多年的再次“相见”，李跃卿一
边哭一边用颤抖的双手将祭品摆在哥哥的
墓碑前。

听到弟弟的话，李汉卿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低沉而悲
痛，饱含着这个68岁老人积蓄多年的思念。

这一刻，两位花甲老人仿佛回到了孩提
时代，在大哥面前毫无保留，任凭雨水和泪

水在脸上流淌……
点燃了五色纸后，二人用手来回翻动

着，即便是火苗蹿到了手上，他们也不觉得
疼。父母的临终嘱托李跃卿丝毫也没忘记，
他对着哥哥的墓碑说：“你走后，母亲每天以
泪洗面，最终因为过度悲伤和积劳成疾去
世。父亲临终时也念叨着你的名字。我知
道你舍不得这些战友，你的遗骨还留下，灵
魂跟着我们回家吧。”

说完这番话，李跃卿将野菊花放在了墓
碑上。李汉卿则将装着家乡土的红布包慢
慢打开，绕墓碑一周，把黄土缓缓撒在哥哥

的墓碑旁。
一边撒，他还一边深情地说：“哥，你想

家了吧，我们把家乡的土和野菊花给你带来
了，你看看吧。看完后，咱们一起回家。”

说完这些，李汉卿又用双手从紧挨着墓
碑的土地上挖出一些黑土，用布包好，小心
地揣在怀里，仿佛抱着自己的哥哥一样。

祭奠结束后，李汉卿和李跃卿二人请求
我们给墓碑拍张照片。李汉卿说，回家后，
他们准备将这抔土埋在父母的墓旁并给哥
哥立个碑。照片将放大后镶上框放在家里，
让孩子都来给伯伯磕个头。

家乡的黄土家乡的菊

“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大哥”

“哥，你想家了吧……咱们一起回家”

“叔，跟俺俩回去吧，
走不动俺俩背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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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衣袖把叔叔的墓碑擦干净。


